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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后，中国政府一直言之
凿凿地肯定：“这一震惊世界的空难事件完全是国民党特
务一手制造的。”然而，自事故发生以来，台湾国民党当
局则一直多次坚持声明“根本没有这回事”，“与国府的
任何机构都无关”；再加上凶手一直都还逍遥法外，致使
这一举世惊骇的事件至今还是海峡两岸间的历史悬案。



40多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亚非会议是20世纪国际
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而有个人却反衬着这段历史而将遗
臭万年。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隐姓埋名，匿居在台湾岛上一
个不大的城镇里。他60多岁了，已至暮年。1995年是“克
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被炸毁失事40周年。这一年四五月间，
台湾的一些传媒对当年的空难“大揭密”。作为往“克什
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的直接凶手，周驹这个
人的名字，才在台湾的报纸杂志上浮现出来。



但是，幕后的主使者、阴谋的策划者、罪案的指挥者
也应该与前台的凶手一起，抖露到光天化日之下来清算。



其实，这一空难事件，早已经真相大白。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是国民党特务在香港
作的案，飞机在印尼领空爆炸，罹难者包括中国、印度等
5个国家的公民， 是个重大的国际案件。根据国际公法，
侦破此案是港英当局不可推卸的责任。香港当局在案发后
即发表公报表示：尽一切努力调查清楚事实，使肇事者归
案法办。香港警务处则悬赏十万港币缉拿凶犯。



印度尼西亚成立了以国家航空局交通主任伊玛汪为负
责人的调查委员会，对飞机残骸进行打捞、检查与技术鉴
定。



经外交斡旋，中国总理周恩来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及英
国首相艾登，先后达成协议与谅解。中国政府派出的代表
与印度政府派出的代表共赴香港，协助港英当局调查此案。



港英当局在中国与印度的协助下，经过努力，侦破了
此案。



这次暗杀行动具体到香港执行的是周斌成。周斌成是
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其人是戴笠的得意门生之一，平
时沉默寡言，但做事工于心计，奉派在香港专门从事对大
陆的渗透与颠覆活动。在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直接出面指
挥这次行动的特务是金健夫，参与策划的特务有沈齐平。
炸毁飞机的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
台湾基隆港秘密运到香港，由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从张
祖顺的住处取走的。



当时香港还有一个国民党特务机构叫“第五联络组”。
九龙的街面上有家“就记电料行”，就是该组织的秘密联
络点。“第五联络组”的负责人是张耀灵。



“就记电料行”的老板叫关就记，已在香港居住多年，
对香港的地面与人头都十分熟悉。



关就记被香港警方拘审时供认： 1955年3月10日那天，
张耀灵请他出去喝咖啡。在咖啡馆里，一个很神秘的中年
男子已经等在那里。张耀灵将他介绍给这个神秘的吴姓男
子，张称关是香港通。吴问：“关老板，你有没有在飞机
场工作而又十分可靠的亲戚或者朋友，我有一项很重要的
事给他做；当然，事情重要，酬金也就不会低。”



关就记说：“没有。但是，我可以想办法。”



后来，他就去找了跟他关系十分密切的香港人周赞如。
周赞如正好有个同族人在机场做地勤清洁工。这个人就是
周驹。



3月18日， 张耀灵与关就记将周赞如领到上次那家咖
啡馆，会见了吴。吴详细地询问了周驹在飞机场工作的情
况，又问了其本人和家庭的情况。然后对周说：“你去问
一问周驹，看他愿不愿意为我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周驹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父亲周瑞维。周
家住在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总站附近。周氏父子都好吃懒
做，嗜好赌博，负债累累。那个时候，香港经济十分困难，
失业的人很多。周驹身材矮小，又其貌不扬。因为在启德
机场有份工，使他找到一个模样还不错的未婚妻，很想有
一笔钱结婚。



3月26日， 周赞如将周驹领去直接与吴会面。吴先向
周驹打听了飞机场的具体情况，然后低声问周驹：“我有
一项重要任务，托你去完成，事成之后可给你60万港币的
奖金，并负责安排你去台湾，到台湾后保证你的安全。”



周驹忙问：“什么重要任务？”



吴某说：“破坏共产党要员所乘坐的一架飞机。”



周驹一听，怔住了！“共产党要员！？”他犹豫不决，
并自言自语道：“这……太危险，太危险了！”



在一旁的介绍人周赞如也愣住了。



吴沉默了几分钟，望着他说：“60万港币呵！你清扫
飞机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个数。你老弟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两天以后，吴单独和周驹见面。周驹终于抵挡不住60
万巨款的强烈诱惑，接受了破坏飞机的任务，并在台湾国
民党特务的安排下，在九龙某据点接受特工破坏训练，学
会了安放定时炸弹的方法。



4月10日， 也就是破坏飞机的前一天，周驹与其父住
进九龙某旅馆。台湾特务将60万现金交由其父保管，把其
父作人质软押，免得他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



4月11日上午， 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一包西药逃过
安全检查，带进机场。中午，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
启德机场后，他乘着进机舱打扫卫生的机会，将炸弹安放
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作案后，周驹没等下工，就慌忙从
铁丝网下爬出机场，登上台湾特务接应他的汽车，匆忙逃
走。



据香港当局调查， 周驹是于当年5月18日逃往台湾的。
台湾特务原打算安排周驹潜入往来于港台的轮船中偷渡进
台湾。在与周驹商量时，熟悉机场情况的周驹反而自己提
出逃生计划：躲进美国陈纳德民用航空公司的班机货舱里，
飞往台湾。但从台北松山机场出关，得需台湾特务机构的
帮助。



那天，陈纳德的民用飞机降落在松山机场后，突然跳
下周驹这个“偷渡客”，立即引起一阵骚动。周驹当场被
机场警卫抓获。在保密局值班的谷正文，带着人乘吉普赶
去机场接人。在机场值班主管保安的赵姓上校，不让谷带
走周驹，产生冲突。吵吵嚷嚷，惊动了中央社驻机场的记
者。不明真正内情的记者，马上就事论事抢发了一条某偷
渡入境港客与海关人员发生争吵的新闻出去。港府据此获
知，所缉拿的周驹已逃到了台湾。据谷正文1995年的回忆，
那位赵上校因为这件事丢了官。



5月18日下午， 香港警务处接到陈纳德航空公司保安
官员琼斯打来的电话称：据该公司台北来电，该公司当日
从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台北的飞机行李舱内发现一个潜乘者，
自称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梓铭。经查证，周梓铭就
是周驹。



港英当局随即发出拘票指控周驹阴谋杀人，要求台湾
当局将周驹送回香港送审。台湾当局12月14日通知英国驻
淡水领事馆称：英国和台湾不存在引渡条约，这一要求没
有法律依据，有关当局无法处理此事，予以拒绝。



港英当局在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的协助和催促下，为
侦破“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了努力。但是，后来不顾中国
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先后将
全部拘留的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
放，一一驱逐到台湾了事。香港当局的调查报告，竟然只
指控周驹一人有罪，对本案的主犯、要犯及其他人则认为
与本案无关；尤其是国民党特务凶犯吴某与张耀灵均未找
到抓获，就匆匆宣布结案，使凶犯逍遥法外。



中国政府对港英当局的调查结果和敷衍做法深表失望。
以法治严明而标榜自己的港英当局，居然让蓄意制造这一
举世震惊的空难事件的凶犯逍遥法外，这不能不令世人至
今还深感遗憾。



60年代中期，美国特务约翰-史密斯叛逃去苏联， 于
1967年11月21日在苏《文学报》发表的一篇回忆录中透露：
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仅与“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有关，他
本人还亲自将内藏爆炸装置的小手提箱交给在香港的国民
党特务。



《纽约时报》记者彼得-格洛斯在90年代出版的 《绅
士特务：艾伦-杜勒斯的一生》中也说，1955年4月，在万
隆召开亚非会议时，中央情报局亚洲地区特务向总局提出
了一项“最具创意的建议”：在途中炸毁周恩来的专机，
以向其他共党领袖显一显“杀鸡给猴子看”的效用。书中
还说到这项建议提交上去后， 不久就遭到了艾伦-杜勒斯
的否决。



问题在于此构想，虽说遭华盛顿否决，但是不能排斥
远东站的特务们将此建议告诉与他们常有合作的台湾特务
机构，而由台湾特务来执行暗杀计划。事实上，“克什米
尔公主”号空难后，周恩来还是出席了万隆会议；会议期
间，美国组织了一个七八十人的所谓“记者代表团”去了
万隆，其中好些“记者”都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这些人
光临万隆，目的当然不是采访新闻。



按保密局的前身军统局的规矩，对于地位显赫的人士
采取暗杀行动，局长戴笠都不是自作主张行事，而需有老
头子点头的。毛人凤作为局长，恐怕也还没有胆量自作主
张刺杀周恩来。曾锐生的长篇文章指出，目前虽然还没有
直接证据证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批准炸机行动，但是保
密局特务在当时情况下能提供60万元港币的“重赏”，则
掌管台湾特务系统的蒋经国和最高当局不可能不知道此事。
化名“吴义清”的特务也许是蒋经国派赴香港主持炸机行
动的最高负责人。曾锐生在文中说，因蒋介石过去曾有利
用暗杀方式除掉政敌的记录，加上周恩来为中共高级领导
人，杀周的命令除了蒋介石有权下达之外，别无他人。 